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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弗兰克的意见，后发制
人，看他拿了SK的钱到底到北京来干
什么，要见什么人，打通什么关节，然
后我们可以在北京帮他疏通关系，在
北京送给他。现在的关键是，怎么向
于志德解释？你们有什么好主意？”

“我看这样，”欧阳贵说，“钱必须
由张亚平支付，我们可以说您有不同
意见，想当面在北京见到于总之后，
再和张亚平签订协议，让张亚平付
款。”

“那就跟张亚平打声招呼，让他
初十以后也来北京，带上准备好的
钱。再跟于志德打一声招呼，就说我
初十之后在北京请他吃饭，他什么时
候有空我什么时候请客。还有，他在
北京有任何困难，我都会不惜一切代
价地帮忙，请他尽管放心。”

欧阳贵与陆帆点头称是。何乘
风挂上电话，欧阳贵与陆帆四目相
对，两个人都露出既沉重又轻松的微
笑。欧阳贵说：“张亚平那边我去说，
于志德那边……”

“我来吧，”陆帆说，
“我跟他解释。”说完他慢
慢地回到房间，又静静地
坐了几分钟，拨了于志德
的电话。

春节后，乔莉回到
北京上班已经几天了，一
点事情都没有。陆帆说
是在石家庄有事情，欧阳
贵也不在公司，她就天天
坐在办公桌前上网。

忽然，电话响了，她
拿起电话，居然是陆帆，
乔莉一下子有劲了：“老板，有什么安
排？”

“你立即回家准备一下，然后回
公司，跟何总的车一起来石家庄。不
要告诉任何人，下午 1点你们从公司
门口出发。”

大约傍晚的时候，乔莉与何乘风
就到了石家庄世纪大饭店。

欧阳贵与陆帆都在门口迎接何
乘风，何乘风下来与二人握了握手，
乔莉也从车上跑下来，她看见欧阳贵
与陆帆满面笑容，似乎有什么喜事发
生，也不好多问。她拿着自己的行
李，从陆帆手中取过自己房间的钥
匙，这时陆帆说：“你回房间收拾一
下，晚上去晶通吃饭。”

“去晶通？”乔莉笑了，“谁请客？”
“王总请客，”欧阳贵说，“他一个

劲地说你好，你要好好表现。”

6点半，乔莉与何乘风、欧阳贵、
陆帆四个人到了晶通宾馆的门前，王
贵林笑逐颜开地迎了上来：“何总、欧
总、陆总，哈哈，小乔莉，欢迎你们！”
他一面带着大家往里走，一面说：“今
天还有几位客人，都是你们的老朋

友，一块儿热闹热闹。”
何乘风也哈哈笑道：“我最喜欢

人多了，是什么老朋友，王总透露一
下？”

“见了就知道了。”王贵林带着他
们走到一个大包间门前，亲自打开了
门，乔莉走在最后，一进门便愣住了，
SK的大中华区总裁汪洋正在与何乘
风、欧阳贵握手，陆帆与付国涛、薄小
宁也在打招呼。乔莉愣愣地走了进
去，见薄小宁在打量自己，忙微笑了
一下。一时众人寒暄完毕，分宾主落
座，乔莉坐在最下首，旁边是晶通的
一位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秘书，姓
邱。

这时，包间服务小姐已经给每
个人都倒好了酒，王贵林与欧阳贵
面前是满满的白酒，汪洋、何乘风
等人面前全部是红酒。王贵林看了
看大家，举起酒杯说：“今天是一
个团圆的好日子，我这第一杯酒，
要祝所有的朋友鼠年万事如意！合
家幸福！”说罢，他满干了一杯，欧

阳贵陪了一杯，其余人
都喝了一口红酒。包间
小姐赶紧上来斟酒，王
贵林又说：“我这第二
杯酒，要代于志德同志
向各位朋友道歉，我知
道大家都很关心晶通的
改制与发展，而且这段
时间也付出了很多努
力，不管是 SK 的市场
活动，还是赛思中国的
行业峰会，都让我们学
到了很多知识。但是，
于志德同志却做出了上

对不起国、下对不起家的事情：携
款潜逃！目无法纪！给党和国家、
给晶通的干部工人，给各位朋友造
成了损失！这都是我这个当领导的
没有做好。”王贵林说到惨痛处，满
是悲楚之情，“我自罚三杯，向各
位朋友谢罪！”

乔莉大吃一惊，险些叫出声来！
于志德携款潜逃，这是什么时候的
事？为什么？逃到哪儿去了？为什
么陆总没有告诉自己？她看着何乘
风、汪洋、付国涛、欧阳贵、陆帆等人，
整整看了一圈，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有
吃惊或不解的神色，大家都静静地看
着王贵林满满地干了三杯酒，屋子里
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

王贵林斟上了第五杯酒：“这杯
酒，我要敬汪总和何总，你们都是中
国最大外企的大中华区总裁，为了一
个小小的晶通，你们能拨冗前来，我
王贵林是万分感激，我自己干了这
杯，以向你们表示感谢与尊敬！”

说罢，他又干了一杯。汪洋与何
乘风连忙举杯，各自喝了一
口。王贵林放下酒杯：“大家
吃菜，吃菜。”

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
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等。

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
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

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
这个人叫余大成，时任兵部职方

司郎中。
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

书梁廷栋，对他说：
“敌军兵临城下，辽军若无主帅，

必有大乱！”
梁廷栋毫不在意：

“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
余大成答：

“作乱者必是此人！”

梁廷栋没搭理余大成，回头进了
内阁。

在梁部长看来，余大成说了个笑
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
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

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也就是
笑一笑，但周大学士不是一般人。

周延儒，字玉绳，
常州人，万历四十一年
进士。

周延儒同志的名
气，是很大的，十几年
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
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
传，没有翻到，后几经
查找才发现，这位仁兄
被归入了特别列传——
奸臣传。

奸 臣 还 不 好 说 ，
奸是肯定的，此人天资
聪明，所谓万历四十一
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
法，事实上，他是那一年的状元，不
但考试第一，连面试（殿试）也第
一。

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
儒立即起身，问：

“余大成在哪里？”
余大成找来了，接着问：

“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
余大成回答：

“必反。”
“几天？”
“三天之内。”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
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即报告。

第一天，十二月二日，无事。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无事。
第三天，十二月四日，出事。
祖大寿未经批示，于当日凌晨

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
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

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
分震惊，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
还在，要都跑了，摊子怎么收拾？

周延儒很镇定，他立即叫来了

余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
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

么办？
余大成答：袁崇焕被抓，祖大

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
皇帝再问：怎么让他回来？
余大成答：只有一件东西，能

把他拉回来。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
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

督师写信。
袁督师不写。

可以理解，被人当场把官服收
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
袁督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
写。

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
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
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督师还
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

“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
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督师，

现我已入狱，他必定不
肯就范。”

这 话 糊 弄 崇 祯 还
行 ， 余 大 成 是 懂 业 务
的：什么你是督师，他
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
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
吗？

但这话说破，就没
意思了，所以余大成同
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
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
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
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
最 后 ， 袁 督 师 欣 然 拍

板，马上就写。
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

日没夜地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
快，追上的时候，人都到锦州了。

事实证明，袁督师就算改行去
卖油条，说话也是算数的，祖大寿看
见书信（还没见人），就当即大哭失
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

局势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
逆转。

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再度发
起攻击。

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
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

实在玩意，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
大的，他集结了所有兵力，猛攻永定
门。

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
挥，总兵力约四万，迎战后金。

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
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有优越性。

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
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
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
城门，全军撤退。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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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里住得久了，我常常怀念起少
年时的乡村生活。尤其是回忆起每年
的农历五月、回忆起在故乡麦收时的
情景时，仿佛那沁人的新麦香味又扑
面而来，那满眼金黄的麦浪又在眼前
荡漾……

故乡的五月，是成熟的季节。走出
村，满眼是金黄的麦浪。风儿送来新麦
的馨香，布谷鸟在天空上下翻飞：“麦秸
垛垛、麦秸垛垛……”硕大而又饱满的
麦穗儿像一个个含羞带涩的闺女儿微
微低垂着头，好像在说，快来收割吧：俺
们已经熟透了，不能再等了……

是啊，不能再等了。你看，太阳在
催促哩。收割前的那几日，日头格外地
毒，往日暖融融的阳光晒到人身上火辣
辣的。热风阵阵，远望去，天空中闪烁
着一道道银线。麦熟一晌，早上看着还
有些泛黄的麦穗儿经过一上午日头的
暴晒，下午就变得焦黄了。村人们纷纷
走向田野，掐一把麦穗儿，两手一揉，吹
去麦皮，手心里便卧着一窝饱满的金黄
的麦粒儿。拣几粒撂进嘴里，“咯嘣”一
声，好香！“好啦，管收割啦！”他们几乎

是异口同声地说。
管收割啦！乡亲们脸上洋溢着说

不出的兴奋和喜悦。于是，整个乡村沸
腾起来了。大人、小孩纷纷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从秋到冬，从冬到夏，等的
不就是这一天吗？于是，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走进了金黄的田野。你看那毒
辣的日头下，一顶顶草帽在麦海里游移
着，草帽下面是一张张涨红的喜悦的笑
脸。人们顾不上说话，一个个弓着腰，
保持着冲锋的姿态。仿佛在与老天争
时间、抢速度。那镰刀贴着地皮往麦垄
间一伸，“噌”地一下，一大把麦子就放
倒了。不大一会儿，身后就躺倒了一排
排麦秧子。

夜来啦。忙碌了一天的乡亲们并
没有感觉到累。你看，寂静的夜空中，

黑黝黝的田野里，只听见一片“沙沙”的
割麦声。间或传来新婚小两口喁喁的
低语声、突然间一串“咯咯”的笑声。夜
鸟儿也被他们的笑声感染了，“麦秸垛
垛、麦秸垛垛……”叫声更加清脆响亮
起来。

啊，故乡的五月，你是收获的季节！
大车小车把成垛的麦子拖进打麦

场。于是，牛拉石磙的轱辘转动起来
了，脱粒机欢唱起来了，四轮车带着石
磙奔跑起来了。“噼噼啪啪”的炸裂声
中，金黄的麦粒儿蹦出来了。人们的欢
叫声、机器的歌唱声交织在一起，谱写
成了一曲丰收的交响乐，一曲田野大合
唱。

傍晚，在夕阳的余晖下，随着悠悠
的东南风，人们挥动木锨，把一锨锨麦

子呈线形洒向空中。风呼呼地吹着。
吹去了麦皮碎屑，“扑嗒嗒”落下的是金
子一样的麦粒。那“金山”越堆越高，村
人们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女孩子
们脸上笑成了一朵花。那迷人的笑靥
漾满了甜蜜，漾满了欢乐，漾满了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

女人孩子们从家里抱来布袋麻袋，
围着岗尖岗尖的麦堆，他们装着笑着，
一天的疲劳不知不觉就消失了。看着
那大袋小袋垛成垛的麦子，男人们悠闲
地抽着烟卷，孩子们围着麦堆奔跑撒
欢，女人们从家里端来了热腾腾、香喷
喷的饭菜，亮开嗓门喊：“娃他爹，吃饭
啦！”

啊，故乡的五月，你是丰收的季
节！你是欢乐的季节！

这是我对小时候故乡麦收时节的
美好回忆。时代在前进，随着收割机的
普及，随着麦收进程的缩短，过去那种
麦收时节紧张忙碌的景象渐成了美好
的记忆，但是，这美好的记忆却像一坛
老酒历久弥香，香醇而又绵长，永远储
存在我的记忆里。

在全省再次掀起向焦裕禄同志学
习新高潮的日子里，重读穆青同志《县
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泪水再一
次模糊了我的双眼，同时也使我回想起
与焦裕禄这个伟大的名字有关的一件
件往事……

1987年 10月，我受上级的委派，负
责陪同接待来自上海和河南的作家代
表团，并结识了于黑丁、峻青、苏金伞、
孙荪、闫豫昌、乔典运等许多知名作
家。那天晚上，我与同样有过从戎海疆
经历的闫豫昌同志徜徉在波涛汹涌的
东海岸边，进行了长久的倾心交谈。也
就在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听到了与焦裕
禄有关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心灵上受到
强烈的震撼。原来，第一次把焦裕禄的
事迹报道出来的并非著名记者穆青，而
是时任河南《奔流》文学杂志编辑的闫
豫昌同志。那是 1964 年深秋，在焦裕
禄同志去世半年之后，闫豫昌凭着作家
特有的政治敏感，亲赴兰考采写焦裕禄
同志的事迹。闫豫昌骑着那辆十分破
旧的、也是兰考县委办公室唯一的一辆
自行车，沿着焦裕禄同志的足迹，翻过
一座座连绵起伏的沙丘，走访了一个又
一个村庄，他几乎是边采访边流泪，边
流泪边采访。就在兰考县委一间破旧
寒冷且被盐碱侵蚀得掉下许多砖粉的
小屋里，闫豫昌含泪写下了歌颂焦裕禄
同志的诗篇《向前走》，以及长达一万四

千多字的报告文学《县委书记》，诗和报
告文学先后发表在 1964 年 12 月 10 日
的《河南日报》和 1965 年 1 月号的《奔
流》杂志上。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发表
后，在全省乃至全国引起了反响，同时
也引起了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的注
意，随后便有了《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这篇著名的长篇通讯，焦裕禄
这个伟大的名字也迅速传遍中国……

直至若干年后，我在与闫豫昌同志
的多次谋面中，每当谈起焦裕禄，他依
然充满了深深的感情。时隔几十年，他
甚至能够准确地背诵出焦裕禄日记中
的一段话：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像
松柏一样，无论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还
是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永不凋谢，永不
变色；还要像杨柳一样，栽在哪里活在
哪里，根深叶茂，茁壮旺盛；要像泡桐那
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的为人民
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004 年仲秋，时任二七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的我为了采写因病去世、曾在
二七区二十二中任教的全国优秀女教

师吴玲的事迹，赶赴开封吴玲的老家，
看望吴玲的父母。在交谈中我意外得
知，吴玲的母亲当年曾在兰考县林业科
工作，并曾多次跟随焦裕禄同志一起战
斗在根治风沙的战场，亲眼目睹了焦裕
禄同志那一件件感人的事迹，亲身感受到
了焦裕禄同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孺
子牛精神以及人民群众对他的深切爱戴
之情。“……焦书记住院的消息传开后，四
乡八村的老百姓拥到县委，都来问焦书记
住在哪家医院，非要到病房去看望他。县
里干部劝也不听，东村刚走，西村的又来
了。后来焦书记的遗体运回兰考，那场面
真叫人心碎。老百姓扑在他的坟墓上，手
抠进坟头的黄土里，哭天哭地地喊：焦书
记你回来呀……有个叫靳梅英的老大娘，
听说焦书记去世了，大黑天摸到县城，看
见宣传栏里有焦书记的遗像，就坐在马
路上，愣愣地看着遗像一动不动。那
时，天上正下着倾盆大雨……”

听着吴玲母亲深情的诉说，我已是
满颊泪水。焦裕禄——吴玲，吴玲——
焦裕禄，这两个伟大的形象如电影里的

蒙太奇镜头一般，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
闪现、切换。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
人民教师，他们虽然工作岗位不同，但
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
党员！并同样拥有一个共同的信念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因为有
了坚定的信念，焦裕禄可以忍受着肝病
的痛苦，不知疲倦地奔波在改变兰考贫
穷面貌的战场；因为有了坚定的信念，
吴玲可以忍受着癌病的折磨，奋力拼搏
在三尺讲台……

从老作家激动的泪水，到吴玲母亲
深情的诉说，我明白了什么是民心所
向：当焦裕禄的小儿子、杞县县长焦跃
进到京城推销大蒜时，为什么仅仅半天
时间，数万公斤的大蒜便被首都市民抢
购一空；吴玲老师去世以后，在通往殡
仪馆的路上，为什么站满了胸戴白花的
学生和家长，甚至连出租车司机也自愿
加入到了送行的行列……焦裕禄把人
民当父母，吴玲视学生如骨肉，正因为
他们向人民倾注了无限的爱，向党和国
家奉献出了忠心赤胆，才赢来了人们无
尽的追思和怀念。

“有的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有的
人死了，但他永远活着！”焦裕禄和吴玲
便是愈远而高尚弥存的人，他们的精神
将永远光芒四射，并将成为我们心中永
远的感动……

永永远远的感动的感动
郭法章

英国作家希斯洛普的《岛》，
引领着读者蜿蜒地寻觅着一个
神秘的所在。

斯皮纳龙格岛：1903 年至
1957年间，该岛是希腊主要的麻
风病隔离区。《岛》的故事就是发
生在这里，那是将近半个多世纪
以前。伊莲妮一家两代人都跟
这个小岛有着不解之缘，她们相
继因为患有麻风病被隔离到这
里，而伊莲妮的丈夫专职给小岛
提供给养。那个时代，麻风病是
跟现在的艾滋病一样的不治之
症，甚至比艾滋病更恐怖，谁得
了这种病，就会被唾弃。他们将
病人驱逐到斯皮纳龙格岛，避免
传染，无论你是个耄耋老人，还
是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无例
外，任凭你去自生自灭。我在阅

读这部骇人听闻的小说
时，总是感到寒气逼人。

在一个被世界抛弃
的角落，一群等待死神
降临的病人，有自己的
图书馆，有自己的酒吧
间，后来又有了自己的
电影院，别人都认为小

岛是个人间地狱，而其实对当事
人来说却是世外桃源，起码没有
偏见和歧视，大家平起平坐。作
家用喜剧语言来书写悲剧故事，
不惜笔墨地铺陈着小岛的日常
生态，使场面立体化，叫读者领
略到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不由
你不受感染。

小说中两姐妹的爱情，其实
都是佐料，是噱头，是将读者引
向小岛的诱饵。玛丽娅是作家
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端庄、雅致
而高贵，是我们在许多经典名著
中常见的那种，但是她依然能感
动我们，因为这样的女性是不朽
的！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世上再
没有玛丽娅这样的女性，那么我
们的世俗生活将失去多少色彩？

故故乡乡的五月的五月
李庆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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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平

我应聘进了一家取名公司，专
门给人取名字。咱们国家人口众
多，每天不知有多少新生儿需要取
名字，而有了名字需要改名字的，
也难以计数。公司的前景，我是非
常看好的。

我第一天到公司上班，就做了
好几笔业务。我的第一个顾客，是
一个 20多岁的小伙子。他说他叫

“白驰”，在一家灯泡厂打工。因名
字没取好，大家不是叫他“白吃”，
就是叫他“白痴”。他想把名字改
了，自己改又改不好，于是就来取
名公司请专业人士改。我给小伙
子讲了名字的分类，然后问小伙子
想改个怎样的名字。小伙子说他
想当老板，名字要像老板的名字。
我说老板有钱，拥有的金钱可以堆
成山，就改名叫“白鑫”吧。小伙子
说他们灯泡厂已有好几个人名

“鑫”了，他们厂长就名“鑫”。小伙
子这么说，我只好给他另改一个名
字。我想了一下，突然想到“脑白
金 ”，于 是 给 小 伙 子 改 名 叫“ 白
金”。小伙子这回满意了，没再提
出异议。

我的第二个顾客，是某局的科
长。他说他当科长当了十几年，如
今还是个小科长。他得不到提拔，
他认为跟他的名字有关，他叫“高
沉”，从高处往下沉，怎么升得了？
我说你就改名叫“高升”吧，大家见
到你都叫你“高升”，连你们局长见
到你都这么叫，你不升才怪。他听
了连连点头，认为我说得极是。

第三个顾客，是个孕妇，她要
我给她即将出世的孩子取个名
字。我问她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她说她不知道，不知道是男是女，
那怎么取名字？她说就取两个名
字吧，一个是男孩的，一个是女孩
的，哪个能用上就用哪个。我说这
要多收费，她说多收费就多收费
吧，只要名字取得好，不像她老公
取的就行。她老公取的名字，不是
像乡下人的名字，就是像他的名
字，一看就知道是个剃头匠的名
字。我问她老公叫啥名字，她说叫

“李万发”。给成千上万的人理发，
不是剃头匠是啥？她嫌她老公的
名字不好，我立即抓住商机，建议
她将她老公的名字改了，她犹豫一

阵后同意了……
孕妇离去后，又来了个中年汉

子，他想给他 9 岁的儿子改名字。
他说他儿子叫“周杰伦”，跟港台歌
星周杰伦同名。他给儿子取名时
并不知道歌星周杰伦，否则他就不
会给儿子取名叫“周杰伦”了。他
不想他儿子长大后成为歌星，而是
想儿子将来成为大科学家。我说
如今崇拜歌星的，大都是思想幼稚
的青少年。他们思想成熟后，就不
会崇拜歌星而是像你一样崇拜大
科学家了。你儿子叫“周杰伦”，现
在他也许会以此为荣，将来就会怪
你没给他取个好名字了。爱因斯
坦和牛顿，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
家，你儿子就改名叫“周斯坦”或

“周顿”吧。中年汉子问我，爱因斯
坦和牛顿谁更伟大？我说两人各
有千秋，难分伯仲。中年汉子斟酌
一番，最后决定儿子改名叫“周
顿”，“周顿”比“周斯坦”叫起来似
乎更顺口一些。

我在取名公司就这样每天给
人取名字、改名字，后来竟出了
名，大家都叫我“取名专家”。我
出名后，想把自己的名字改了，因
为我的名字实在是不咋样。你要
问我现在叫啥名字，很抱歉，我没
法告诉你。我绞尽脑汁想啊想，
至今都还没给自己想出一个好名
字来。

取取名专家名专家
孔兴民

新书架

博客丛林

随笔

小小说

小路（摄影） 春 树


